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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文主义的技术审视：批判、建构及意义

陈多闻

（东北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要：生态人文主义就是从生态的角度来理解人性的一种人文思潮，在技术时代必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

技术思想。生态人文主义者从算计人道的技术本质、剥削人身的技术理性和毁灭人道的技术逻辑三个方

面深刻反思和批判了技术的反人类属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技术途径，即要修复致

力于善的技术德性，然后转向着眼于思与诗的技术行为，并实现聚焦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技术实践。因此，

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立足于生态生存的技术物质文化并高扬生态理性的技术精神文化，最终建构一种能实

现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和解的生态均衡的技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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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人文主义作为从生态角度来理解人性

的一种思潮，它基于尊重人的生态价值和生态

需求，融合了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

着眼于实现人类可持续的生态生存，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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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只有将生态寓于人的本性之中才能走出生态

困境的人文主张，是人文精神与生态思想的二

重合奏。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生态人文主义酝

酿于２０世纪下半叶的生态危机之中，但作为一

种思想，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

中国的老庄。“文化的生成始终无法脱离技术

性的实践”［１］，当爆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

业革命逐步将人类推进到技术社会之后，作为
“人类文化最高组成”［２］的技术，“虽未必是造成

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祸首，却常常会被认为是直

接执行者而被列入被告席”［３］（Ｐ１３５），日益凸显在

生态人文主义者的视野中。生态人文主义者立

足于对技术反人性的深刻反思，努力将生态因

子和人文元素植入技术之中，试图建构一种能

实现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和解的技术文化。

　　一、生态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指向

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建构人类社会的基

本手段，从其诞生开始就成为了先哲们反思的

对象。生态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萌芽于

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劳动异化”的系统反思，鼎盛于“生态的技术批

判成为思潮”［３］（Ｐ２０３）的２０世纪下半叶，从早期的

刘易斯·芒福德（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赫伯特·

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狄奥多·阿多诺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ｉｅｓｅｎｇｒｕｎｄ　Ａｄｏｒｎｏ）到后来的雅克
·埃吕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ｌｌｕｌ）、尤尔根·哈贝马斯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埃里希·弗罗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阿尔伯特 · 伯格曼 （Ａｌｂｅａ　Ｂｏｒｇ－
ｍａｎｎ）以及马丁·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

ｇｅｒ）、贝尔纳·斯蒂格勒（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ｔｉｅｇｌｅｒ）等，

无不认识到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类文明的进

步，从而纷纷从人类文明和人类本性的角度反

思技术、批判技术，“人类灵魂已变得‘面目全

非’，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隐藏在社会和文

化名义背后的技术：进化使人不断远离自己的

根源。”［４］（Ｐ１２５）无疑，“我们要把握技术在人类发

展史上的地位，就离不开对人本性的审视”［５］，

生态人文主义的启蒙者、开创者和拥护者，围绕

着技术的反人性展开了猛烈抨击，剑指算计人

道的技术本质、剥削人身的技术理性和毁灭人

道的技术逻辑。

（一）算计人道的技术本质

信奉“道法自然”的道家学派自然是不排斥

技术的，因为万事万物都有其天性。而人类为

了能够生存下去，首先要有栖身之所，“凿户牖

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而后为了储存物

品，“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６］（Ｐ７２），技

术就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基本手段，属于人道之

一，但是除了生存型技术，还有不少算计人道，

甚至违反人道的技术，道家对此极其厌恶，一再

告诫世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

物滋起”［６］（Ｐ２０４），“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

必有机心”［７］，特别是武器乃“不祥之器，物或恶

之，故有道者不处”［６］（Ｐ２６１）。在道家看来，大部

分技术都是在算计人道，不管是射鸟用的弓箭、

捕兽用的网栏、捕鱼用的竹篓，还是攻城用的投

石器、攀爬用的云梯等，这些技术都意图囚禁生

命、戕害生灵，对这些技术的滥用，只会使人远

离人之正道，极尽盘剥之能事，最终只会为地道

所不载，为天道所抛弃。

技术对人道的算计在机器时代更是表现得

淋漓尽致。机器的出现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

里程碑，它最大程度地刺激了人类征服自然的

野心，也助长了人类压榨自然的信心，这个时候

的“技术（ｔｅｃｈｎé）关键不是制造、操作和使用工

具，而在于展现”［８］（Ｐ１３），“这种展现是自身的展

现”［８］（Ｐ１０）。在技术的辅助下，自然不断展现为

可供人类使用的物质、能源和材料：野兽被驯化

成为人类的家禽、森林被砍伐成为人类所需木

材、土地被耕耘成为人类的农田、石油被抽取成

为人类能源……人类凭借机器快速侵占自然、

掠夺自然，并不断合成人工物质，“以人造物质

取代有机物质；以非有机的能源取代有机能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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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９］（Ｐ５）。但同时人类在人道歧路之上越走越

远，逐渐迷失了自我，日益“陷入到无助、孤独和

焦虑之中”［１０］（Ｐ４０）。

（二）剥削人身的技术理性

技术出现之后不仅算计着人道，也剥削着

人身，一旦人类踏上了技术之旅，便一步一步身

陷囹圄而无法自拔。技术本是人类理性力量的

结晶，但“在技术发展的背后运转着的则是无意

识的冲动”［９］（Ｐ２２）。人类锲而不舍于技术发展的

漩涡，孜孜不倦于技术进步的快感，技术在人类

的追棒和设计中日渐强大，不仅驾驭着男人们

的灵魂和肉体，也开始驱赶着妇女和儿童的身

体，“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

动和儿童劳动！”［１１］这样，在资本主义体制中，

技术作为替代劳动的手段正试图奴役整个家庭

的男女老少，先是夺去了男子的劳动时间，继而

也要夺去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并进而剥夺儿童

的游戏闲暇时间，由此看来，机器从一开始不仅

加深了技术对人身剥削的程度，也拓宽了技术

对人身剥削的范围。资本主义全然放大了人类

的技术“囚徒困境”，人类本是技术的创造者，却

无意被技术所囚禁，“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

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１２］。

在技术诞生之初的远古时代，技术应人身

所求循人道而生，是人类在广袤宇宙之中赖以

安身立命的基本手段。尝到了“机械”的甜头、

有了“机事”的人类必会生出能算计、善算计的
“机心”，只是这种“机心”在强大的机器面前不

堪一击，并迅速俯首称臣。在生态人文主义者

看来，机器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已经沦为技术

发展的奴隶”［１３］，也是正在“沦为机器的奴

隶”［１４］，而“成为了机器生产齿轮的人，不再是

人而是物”［１０］（Ｐ４０）。人的身体不再傲视群雄闪

烁着智慧的光芒，而是匍匐于技术进步的脚下，

心不甘情不愿地为技术所驱使，机器技术吞噬

着人类劳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的身体仅仅

为工作而存在。

（三）毁灭人性的技术逻辑

在技术的机器语境中，“技术环境开始将人

推进到危险之地”［１５］（Ｐ３８），技术在算计人道中不

断剥削人身，并最终想要毁灭人性。在广袤浩

瀚的宇宙之中，有生命的生物不止于人类，飞

禽、走兽、游鱼、树木等皆有生命，但具有能动意

识的始终只有人类，以能动意识为代表的人性

是何其伟大和玄妙，人类能够依据野草的锯齿

边缘制造出锯子、依据荷叶的形状制造出雨伞、

依据蜻蜓的飞行方式制造出直升飞机、依据野

猪的鼻子制造出防毒面具、依据蝙蝠的嗅觉功

能制造出雷达、依据鲸鱼的流线体型制造出潜

艇……人性是潜伏在人类整体之中的本质和特

性，是人类区别于世界万物，特别是高等动物的

特质。人性虽然复杂多变却可以诠释人类一切

活动现象的本质根源，千百年来，数不清的人文

学者都曾热情讴歌人性，怀疑论创始人大卫·

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甚至立志要基于“人性第一

原则”建构一门人性科学。人性应该是丰富多

彩的，而如今“人成为机器的仆人，人的灵魂被

实证科学谋杀”［１６］，机器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帮

凶，不仅剥削着人身，也毁灭着依赖人身而存在

的人性。

技术一旦成熟起来便“展现出特定结构和

要求，迫使我们进行着某些相应的调整，而不管

我们是否愿意”［１５］（Ｐ１５５），比如智能手机的普及造

就了一大批“数码囚禁者”和“低头族”，这是设

计者始料未及的，手机本来是人类沟通和获取

信息资源的一种工具，但是现如今却囚禁着人

的身体，俘虏着人的思想，“人在技术自主性面

前丧失了自主性”［１５］（Ｐ２５６），日渐成为消极、被动

的手段，技术反客为主，摇身一变成为人类发展

的主旋律，人性退隐于历史的舞台，“人的意识

无关 紧 要，技 术 正 在 吞 噬 掉 人 的 一 切 能

力”［１５］（Ｐ９５）。继机器技术之后，生物基因技术湮

灭了人类繁衍的自然性，人工智能技术则侵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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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类思维的独特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才由衷地感

慨道：“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同时也是人

类自我毁灭的力量。”［４］（Ｐ１００）

　　二、生态人文主义的技术建构设想

在对技术的反人性进行了深刻而系统地批

判之后，生态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放弃或者抛

弃技术，而是致力于重构技术，因为“如果没有

技术，人就失去了本质”［１７］（Ｐ２９２），技术虽然有违

人性，但却始终影响人性的内在组成，注定与人

类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事实上我们已经

无从逃避技术”［１８］，即使被技术碾压得体无完

肤、压迫得无法呼吸，人类也要强打精神与之抗

争，寻求关于技术困境的破解之道。被誉为２０
世纪伟大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极

尽批判之能事，剑指现代技术对自然生态的破

坏和颠覆，最终也是恨之深而爱之切，不仅明确

指出现代社会不可能逃避技术，而且积极地为

建构人类的生态人文主义技术途径出谋划策。

而如何重构技术呢？在生态人文主义者看来，

人文是本质，生态是准绳。人类要想摆脱技术

对人道、人身乃至人性的囚禁和吞噬，首先就要

塑造致力于善的技术德性，然后实施着眼于思

与诗的技术行为，最终实现聚焦于人类美好生

活的技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要逐渐打

破技术的神话，祛魅技术造就的海市蜃楼，恢复

人性的丰富内涵，因为从根本上看，“危险的不

是技术，而是人类将其放置于统治地位”［１９］，人

类心甘情愿接受技术统治，并固执地拒绝其他。

（一）致力于善的技术德性

技术作为一个外来词，其词源为古希腊语

ｔｅｃｈｎé，在其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德性的内涵。

柏拉图确信“完美无缺的ｔｅｃｈｎé不会招致任何

坏的结果”［２０］，人类依靠ｔｅｃｈｎé必然能够建构

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建

立在ｔｅｃｈｎé之上，由代表善、理解善、诠释善的

哲学王执管。到了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

德那里，ｔｅｃｈｎé则被明确赋予了德性的内涵，

ｔｅｃｈｎé具有德性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
《形而上学》《物理学》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随处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每一种技艺以及

每一种科学……都被认为是指向某种善”［２１］，

这种善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普遍的善，渗

透于我们的技术情感和技术实践之中，具有德

性的技术会创造一个善的社会，给人类带来身

体的快乐，同时也带来精神的快乐。我国古代

的老子在对算计人道的技术进行了批判之后，

提出的解救方法是要“绝巧弃利”［６］（Ｐ９５），回归善

的真谛，对于违反人道、地道、天道的技术“有而

不用”，“虽有甲兵，无所陈之”［６］（Ｐ２６１）。

技术德性的根源在于人的德性，人的德性

虽然丰富多样、不断变化，但真、善、美却是其中

亘古不变的内核，不管是在遥远的古代，还是近

代和现代都是如此。连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

克思都由衷地感慨：“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

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

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２２］正是因

为如此，马克思早在初中时代就树立了献身人

类解放事业的理想，他的中学毕业论文《论青年

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

轻人。２１世纪初，国际技术哲学学会主席仙依
·维乐（Ｓｈａｎｎｏｎ　Ｖａｌｌｏｒ）在《论技术德性的建

构》一文中，在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德性理念和孔

子仁学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德性具体应该

包含的十二种美德———诚实、自制、谦逊、公正、

勇气、同理心、关爱、礼貌、变通、前瞻性、慷慨以

及智慧，这些都主要指向善的美德。

（二）着眼于思与诗的技术行为

人是技术性存在物，技术的诞生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更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可以说，技术

就是源于人类“思”的能力。在远古时代，人类

因为能思、善思和敢思才逐步从动物界进化出

来，并创造出日渐强盛的人类王国，人类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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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被恩格斯赞誉为“思维着的花朵”，是宇宙

间最美的花，技术作为人类“思”的结果，“是人

对自然的重构，这导致了一种新自然，源于人与

原生自然的互动”［１７］（Ｐ２９２）。立足于“思”的技术

往往是生命的、生态的和有机的。在海德格尔

看来，古代传统技术通过艺术、通过“诗”的“带

出”（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ｆｏｒｔｈ）进行去蔽，它与自然维持着

一种合作关系，天地人神整体和谐。现代技术

则通过“挑起”（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和“限定”（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ｏｎ）进行去蔽，以一种强迫的手段开发自然，

惹得众神逃离，天地人神不再和谐。海德格尔

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缺陷在于“思”，即人类对

技术的根源缺乏反思，缺少追问，只顾顺应技术

不可阻挡的逻辑理性，而放弃了思想在行动上

的运筹帷幄。在这思想贫乏的技术时代，唯有

深入追思一切存在者的根源，才能认识到呈现

在我们面前的事物并作出响应，这才是人之为

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方式。

“技术（ｔｅｃｈｎé）除了代表人的活动和技巧，

它还寓意着心灵学和美术……技术是诗意的东

西。”［２３］海德格尔建立了一个极富人文艺术气

息的主题：“人，诗意地栖居。”现代技术具有一

种实践的意识，故生活在技术环境中的人类需

要建立一种与“技术化生存”相对应的“艺术化

栖居”。人类需要开辟一个艺术空间，在其中使

用“诗”的语言，实现一种无蔽与澄明的存在状

态，从而开启真理的本真境域并通达人的自由。

当真理自行到场之际，技术的去蔽过程也得以

完成，人类可以在情感与理智的双重驱动之下，

以“诗”和科学两种互补的方式去感悟生命、理

解自然，天地人神之间自然就可以重构一种新

的和谐。

（三）聚焦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技术实践

在人类诞生之初，人类的技术行为可能只

是单纯为了活下来，因此奔命于与野兽和其他

部落的人类或争夺食物或抢占地盘之中，可当

历史的车轮驶入文明时代后，人的基本需求就

发 生 了 变 化：“不 是 活 着，而 是 好 好 活

着”［１７］（Ｐ２９３），人类此时的技术行为便开始立足于

更好地生活，“人、技术与美好生活之间有着与

生俱来的血肉关联”［２４］（Ｐ６９），在古希腊的神话

里，技术是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而馈赠给

人类的礼物，有了技术的辅助，人类才能活下

来，并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也渴望着越来越好

的生活。通过技术实践，人类实现了对美好生

活的构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好”，要创

造性地“成为自己”。通过技术实践，人类一步

步把自然资源工具化，把自然环境人性化，这是

人类实现自身超越自然方案的一整套活动系

统，而且这套系统并非固定不动，而是像函数中

的因变量一样，随着“人的需要”这个自变量的

变化而变化。

“美好生活的实现总是离不开现代科技的

力量。”［２５］（Ｐ１）人类面对世界，面向生活，在其需

要、渴望、欲望等人性和自然（我所面对的世界）

之间积极地投入实践，自然能够规划好人的活

动、充分实现人的潜能、确认人的本质、解决人

的存在问题。这是一场主动性与创造性并进的

行动，是人为了实现美好生活所作的超越“自然

性”的努力，而实现美好生活的背后，注定离不

开美好技术实践的建构。美好技术实践源于人

类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想象力和筹划能力，而这

些能力被人类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渴望所激

发，服务于人要“活好”的需求，为实现人类自

由、反思生命意义、创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无限的

可能性，“也许正是培根等对科学技术造就美好

生活的信念推动了技术社会的实现”［２５］（Ｐ１）。阿

尔伯特·伯格曼眼中的美好技术则是能够平衡

聚焦活动和器具范式的技术，能够使人类自由

和富裕，远离“时间欠缺、工具匮乏或身体虚

弱”［２６］的状况，转向一个能够“亲自参与”并获

得“自我满足”的丰富世界，技术对于人类整体

生活而言，总是预示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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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代启示：建构生态均衡的技术文化

　　“哲学的未来就是技术哲学”［２７］，而技术哲

学“应该着眼于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技

术”［２８］，这种技术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

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勾勒出一个人类、

自然、社会协同进化的美好图景，这种协同进化

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态均衡，是生态系统里最重

要的三个组分———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良

性互动和均衡发展。对于技术的批判观与建构

观，生态人文主义为此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文化

框架，引导着人类感受自然、尊重自然、珍惜自

然、保护自然，即使是技术也只是调和生态价值

与人类价值的文化工具。在生态人文主义者看

来，人类目前迫切需要塑造一种新的生态均衡

的技术文化，这一技术文化要求人类全面解构

技术理性和技术逻辑，系统建构生态生存和生

态理性，在此基础上重构一套有利于生态稳定

与文化繁荣的技术规则，以确保技术的使用有

利于维护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性和可持续发展

性。可以说，生态均衡既是人类作用于自然世

界的技术目的，也是人类实现与自然健康互动

的文化目的。有了生态均衡的技术文化基础，

人类才有望合理地构建以生态为中心和内涵的

技术文化，加深并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

的有机关联，最终诗意地栖居在循环往复的生

态系统之中。在我国，“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蕴

藏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之中”［２９］。这种生态均

衡的技术文化以生态理性为精神内核，以生态

生存为物质基础，现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作出到２０３５年要“广

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部署，我们要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

色技术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３０］，生态人文主义的技术思想无疑对我们有

着不可忽略的指导意义。

（一）立足生态生存的技术物质文化

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生态均衡的技术

文化首先落实在物质层面。生态人文主义语境

下的技术“就是人设法去完成生活给与的任务，

在有限环境中实现某个具体规划”［２４］（Ｐ９０），技术

就这样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手段。人类的生存是

一种实践活动，包括生活和生产两个方面，是人

类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基本方式。在古代社会，

人类的认知能力还处于蒙昧状态，此时的人类

如同其他动物一样顺应自然而生存，渴了就喝

溪流里的水，饿了就采摘野果子或者猎杀野生

动物充饥，累了就找个山洞或者搭建树巢憩息，

这是人类最初的自然生存方式，主要依靠自然

生物资源完成生产和生活。随着人类认知能力

的增强，人类不再满足于自然生存，开始依托技

术人工物进行生产和生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

然，用机器技术来弥补人类的体力局限，用人工

智能技术来强化人类的思考能力，技术在人类

的欢呼和期盼中登场，成为时代的焦点，技术生

存取代了原初的自然生存，人类的生存环境也

逐步由自然环境转化为技术环境，最终人类生

活在一个不断技术化的人造世界中。技术环境

全面接管人的生产生存、生活生存和认知生存，

并对人类的意识形态进行潜移默化的统治。人

类的生存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生存问题本

质上成为了一个技术问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

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

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技术生存曾经编织给人类的

美梦，人类幡然醒悟，认识到技术并不是万能的

和唯一的，只是回到自然生存也已绝无可能，生

态生存则凸显为人类在技术时代的救治良方。

所谓生态生存，指不管是人类的生活方式还是

生产方式都应以生态均衡为基本考量，强调绿

色、低碳、安全、可持续。生态生存是以人类为

主体的所有物质、能源和力量的存在，其内涵在

于世间万物同栖于大地，能够互相保持敞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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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融合的状态。生态生存并不排斥技术，仍

然需要通过技术构建出人类生存的物质领域以

供万物“栖居”，这是一种情境化的实践。只有

自主、自觉地走向生态生存，构建生态生存方

式，才能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关系，建设

一个适宜生存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生存为生

态人文主义理念的推广提供了实践的路径，是

一种通达人类健康生活与自由存在的生存方

式。

（二）高扬生态理性的技术精神文化

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凝聚为一种

理念，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如同一双“看不见

的手”影响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古代社会原始、

低级的自然生存状态在理念上反映为自然理

性，指原始人类自发地凭经验来看待事物的理

性思维，古代人类相信万物有灵，继而敬畏自

然、崇拜自然。而后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

萌生的人性解放思想演化为“人为自然立法”的

理念，人类以科学的名义展开了对自然的探索

和征服之旅，理性慢慢战胜了感性，分析还原的

科学方法蛮横地开发出自然规律。特别是在资

本的统治之下，人类的物质欲望就如无底深渊

般无限延伸，不仅自然沦为了人类可以利用的

物质对象，就连人类本身也沦为了可以算计的

物质客体，金钱是人类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准

绳和普遍价值，这就是技术生存造就的技术理

性，它主张用技术手段去算计自然、剥削自然，

进而控制自然，在这种强大的技术逻辑之下，人

类的内心精神世界日渐沦为“技术化的存在”，

失去了本来的丰富性与创造性，人成为了单向

度的人，人类文明成为了单向度的文明。

生态问题的频发和生态危机的恶化催生了

生态生存的实践诉求，其对应的理念原则无疑

就是生态理性，生态理性以实现人与自然的有

机统一为最终目标，遵循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在

反思自然理性经验性和批判技术理性功利性的

同时，也注意吸取了自然理性的自然元素和技

术理性的技术要素，是对人类以往的自然理性

和技术理性的重塑、扬弃和整合，是一种整体思

考、系统构建、可持续综合发展的高级理性。在

复杂的文化解释学层面，技术总是会展示出不

同的意蕴，同样是技术，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之下

表现为资本膨胀的工具，而在社会主义的语境

之下则蜕变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手段。生态

理性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哲学基

础，在政府层面表现为制定并实施有史以来最

严苛的生态法律制度，在企业层面表现为生产

方式的绿色化，具体到公民层面，“就是进行负

责任的生活技术使用行为”［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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